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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前，带着数量众多的历史遗
存，一艘船沉入长江，它同时沉进了一段
漫长岁月。直到9年前，一支考古队伍发
现了它，整个业界为之兴奋。它的代号是
长江口二号。

这艘古船上，究竟承载着多少长江的
秘密？带着这个问题，长江文化考察队第
三路走进位于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的
长江口二号古船实验室考古工作站。

自长江口二号进入人们视线以来，专
家们已对它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水下考古
调查。这是一艘清代同治时期的木质帆
船。它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
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预计船载文
物数量众多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上海市文物局
联合多方力量采用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
迁移技术将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并迁移至
上海船厂旧址１号船坞存放。长江口二号
项目由此转入考古和现场文物保护阶段。
今年9月，古船考古试掘工作正式启动，这
项工作计划将延续至2025年1月。

对于探究这艘古船的奥秘，考古人员
早就跃跃欲试。“我们对它充满好奇。”上
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黄翔说。

他带我们来到长江口二号试掘现场。
此刻的古船，正被保护在一个看似是玻璃
罩、实则可开合的保护舱内。几名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沉船表层堆积物清理工作。

“你们看到的这个保护舱可不简单。
这里面有很多‘黑科技’。”黄翔向我们介
绍，它集成设置了环境及文物本体监测、
通风及温度控制、水处理及水温控制、环
境及土壤湿度控制等设施设备，“除了保
护，还能对古船进行实时、全面的监测。”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堆
积物是古船沉没以后堆积的淤泥。“接下
来，考古专家团队将利用沉积学、动植物考
古学、分子考古学等手段，回溯长江口二号
古船过去的航线、沉没环境、生存条件等，
也将解答它‘重见天日’的原因。因此，即
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堆积物也因藏着大量专
家需要的信息而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长江口二号古船项目未来的路，此刻

我们也能窥得一二。
“我们的发掘从长江口二号的尾部开

始。这里布设 4 个探方，面积约为 124 平
方米。”黄翔告诉我们，由于发掘部位处于
船尾，这一轮发掘可以帮助考古人员进一
步了解古船结构，以及船舱内堆积的情
况，为后续大规模发掘提供必要依据。

分毫必“究”的需求，决定了长江口二
号研究工作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性和先
进性。这也是长江口二号需要拥有专属
考古工作站的一个原因。

“ 我 们 现 在 所 在 的 这 个 总 面 积 为
3600 多平方米的工作站，今年 8 月刚竣
工，它集成可控环境下考古发掘、考古现
场文物保护及分析等多项功能，是目前中
国最先进、体量最大的智能化考古专用工
作站。”黄翔决定带我们仔细瞧瞧。

坐电梯直达地下二层，我们来到一个
功能齐全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它的作用
有多大？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助理馆员高宇说，一个样本从被挖掘到进
行保护处理，最快可在5分钟内实现。“这
个送达过程时间越短，便越能降低隐患的
发生。”

“例如这枚铁钉，就是我们刚从船上
采集到的一个样品。”高宇说，前后不过 5
分钟，这枚铁钉便来到实验室，通过激光
清洗设备进行清洗处理。

“我们实验室还配备微纳米气泡、蒸汽、
超声波等清洗机，可在不同情况下处理出水
瓷器、铁器、纺织品、木质文物等样件。”

高宇还特别向我们提到，这个实验室
用到的考古系统，是我国首个通过自主知
识产权定制研发的超大型水下文物实验
室考古系统，填补了我国超大型水下文物
实验室考古领域的空白。

有专家指出，长江口二号项目的实践
对于我国考古、现场文物保护、船体支撑
加固、测绘等工作都是一种方法和流程上
的验证，能为下一步全面开展考古发掘和
现场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期待尽快为大家揭开长江口二
号古船的神秘面纱。”黄翔说。
（本报记者 徐添城 李娇俨 郑琳 杨朝波）

走进上海古船实验室考古工作站——

长江口二号藏着多少秘密

王成向记者讲解大佛预警系统王成向记者讲解大佛预警系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迪张迪 摄摄

游客乘船欣赏乐山大佛。 本报记者 张迪 摄游客乘船欣赏乐山大佛。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北宋嘉祐四年（1059 年）十月的一
个清晨，西风猎猎，鼓声阗阗，苏洵、苏
轼、苏辙一家的船自嘉州（乐山古称）
起航。

这是三苏第二次出川，这一程他
们沿岷江而下，入长江、经三峡、抵
荆州。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抵达四川
乐山时，是一个与千年前差不多的好
天气，只是我们的视角与苏轼有些不
一样。

伫立舟头的苏轼，看到奔腾的江
水从大佛脚下一掠而过，舟船一下子
进入空阔坦荡的平川，于是生出“故乡
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的感慨。

凌云山顶的我们，与乐山大佛的
螺髻齐平。俯视，大佛脚下人如蚁；远
眺，三江澄澈相交汇。在这里，青衣江
入大渡河，大渡河入岷江，这两条长江
支流都藏在乐山人郭沫若的名字中，

“沫”指大渡河，“若”指青衣江。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元年

（713年）。矗立江畔千余年，大佛一直
面临着一道巨大难题——如何抵御日
晒雨淋、风化剥蚀。

古人的办法之一是建阁庇覆大
佛，相当于给大佛盖了座凉亭遮风
挡雨。

历代阁楼屡修屡建，层数不一，但
明末兵乱后，乐山大佛已“巍巍独露
身”，一直露天而坐，“销却金衣变草
衣”，唯靠设置科学的排水系统撑过数
百年风雨。

当年，智慧的古人利用佛髻、衣褶
等，巧妙设置了一些小型排水沟槽，归
流排水外，还在佛身背后的头、肩、胸
等部位，设置三层拦截渗水的排水廊
道，它们串联起雨水和泉水的流动通
道，同时保持大佛线条和造型的完整
性，不细看几乎注意不到。

“古人的排水系统在今天看来，依
然颇有参考价值。”乐山大佛石窟研究
院保护科工作人员王成说，从古至今，
对大佛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水害。

研究院里，有一整面墙的电子大
屏，显示的画面是大佛上半身。“大佛
是露天的，上面雨水淋下来，背后山体
会渗水，脚底临江，地下水会像毛细血
管一样向上涌，面临的水害情况复杂
多样。”

而大佛所倚的山体是砂岩，砂岩
在发生水渗流后，很容易形成溶蚀层。

“这就会影响大佛的结构安全。”
王成说，所以就国内不可移动文物来
讲，大佛的保护难度是数一数二的，很
多专家都在研究对策。

2023 年，乐山大佛的年度游客人
次首次超过峨眉山。

乐山大佛有三种游法，一是从北

门沿着游山步道到凌云山，可在山顶
近距离一览佛容；二是沿游览步道步
行下山，可抵大佛脚下；三是坐游轮，
从岷江上瞻仰大佛。

那么九曲栈道呢？很多人印象
中，乐山大佛的右手侧有可供游人上
下的爬梯，可以与大佛各种角度合影。

“2019 年九曲栈道就封闭了。”王
成说，栈道上发现了危岩，严重影响文
物安全和游客安全。

目前，研究院刚完成栈道一期治
理，对 88 处小型危岩进行了处理，“小
毛病解决了，二期会慢慢‘治理’几条
大裂隙。”

研究院里的电子大屏一闪，切到
大佛的局部放大图。“今年 5 月，我们
在封闭的九曲栈道上架设了一套监
控，进行非接触、可视化、高精度的连
续监测，并可预警乐山大佛的脸部‘病
害’。”王成说。

大佛最怕水害，因为水害会带
来一系列病害，比如风化、空鼓、微
生物滋生等。但现在，王成和同事
们可以在大屏上实时观察大佛身上
的 各 个 点 位 ，“ 一 旦 数 据 触 及 临 界
设 定 ，就 会 发 出 预 警 ，我 们 可 以 及
时处理。”

同时，研究院还通过微痕提取技
术，挖掘肉眼采集不到的信息。

在大佛的右手侧，有一处高高的
绝壁。“多年前，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
块碑，是第三任大佛建造者韦皋立
的。可是风化严重，认不全字。现在，
原碑上的字都提取出来了。”

依托这套技术，研究院还对大佛旁
的一方石龛进行了 3D 打印，这一米见
方的复制作就放在大厅一角，其内三佛
诸天满满当当。“以前哪怕走在九曲栈
道上，这个石龛里的造像也是看不分明
的。”

7 年来，王成每天上下班都会跟
“前辈们”打照面。

研究院外，立有三尊雕像，分别是
海通法师、章仇兼琼、韦皋。乐山大佛
的凿建历经这三代人，横跨 90 年，方
大功告成。

而 1200 多年来，更有无数人为大
佛耗费心血，只为把不畏艰险、庇护一
方的精神传承下去。郭沫若的侄子郭
培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乐山大
佛开展本体修缮工作的负责人；马家
郁、黄克忠，是对大佛病害进行系统研
究治理的第一代国内专家代表人物；
黄学谦，是大佛科学保护及文化挖掘
传承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我们问王成，他算第几代大佛守
护人？

“第四代？第五代？”他有点不确

定，但肯定的是，他们已从老一辈那里
接过了守护大佛的使命。

2020 年，有一则乐山大佛百年之
后再次“洗脚”的新闻。

听来有趣，当时却凶险万分。那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因上游持续强降
雨导致青衣江、岷江水位持续上涨。

“18日下午，老院长彭学艺就坐立难安
了。近半夜时，看雨越下越大，他就冲
了出去。”凌晨时分，一个个沙袋，沿着
又湿又滑又陡的九曲栈道，以击鼓传
花的方式，经每个人的手，叠堆到大佛
的脚下，围起一道坝。沙袋的作用不
是挡水，是防止顺着汹涌江水而下的
坚硬物撞到佛脚。后来，每年雨季到
来前，沙袋常备。

“科技不是万能的。在没有强大
科技为后盾的年代，文物保护靠的是
责任心，遵循的是原则性。”王成说。
他的理解是，大佛的保护，不是非要用
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是要找到最适
合的方法。

千年前，能工巧匠们以汗水与智
慧凿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千年
来，大佛屹立三江，看护众生；千年后，
为守护这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依然有一群人，依然恪守着千年不变
的那颗初心。

（本报记者 李蔚 张迪）

在乐山采访大佛守护人——

千年接力，为乐山大佛遮风挡水

岳麓山脚下，森罗滴翠，创办于北宋
开宝九年（976 年）的岳麓书院安静栖息
于此。这里的每一块匾额、每一副楹联、
每一块碑刻、每一座教学斋和藏书阁，都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承载着湖湘精神。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岳麓书
院，因为它是长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书院始于唐、兴于宋，集讲学与藏书
功能于一体，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传承
文脉的独特教育形式。在书院发展过程
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第一序列，引
领着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建设潮流，而
历代书院也逐步发展成为长江流域的学
术中心。

湖南大学教授朱汉民曾表示，无论
是考察书院的源起，审视其发展数量、规
模和办学的成绩，长江流域的书院均远
远高于其他地域。

在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书院约有
7000所。然而，千年弦歌不辍并演进为
现代大学的，惟有岳麓书院。

为什么是岳麓书院？这座书院为什
么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如今，行走在岳麓书院大气端方的
讲堂，讲解员会引导往来游客注意左侧
一方小小的石刻。上面的 108 个字，正
是乾隆十三年山长即书院执掌者王文清
作出的回答。这位一生著述宏丰、以诗
文和考据经史闻名的鸿儒，制定《岳麓书
院学规》十八条。

前十条以“立德”为主，要求学生们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
整齐严肃”；倡导节俭，“服食宜从俭素”；
交友谨慎，“损友必须拒绝”；珍惜时间，

“不可闲谈废时”。

后八条则以“求学”为主，要求学生
们“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不
仅要读古人的经典，也要“通晓时务物
理”，如果读书至深夜，要求“夜读仍戒晏
起”。尤其是最后一句“疑误定要力争”，
激励着如今不少学子保持批判精神，敢
于追问。

时至今日，这份学规仍不过时，并且
印在湖南大学学生守则的醒目位置上。
2006 年 8 月，新加坡教育次长站在讲
堂，细读《岳麓书院学规》良久，对朱汉民
说，这个值得引进到新加坡大学。许多
大学校长看后，认为这几乎可以原封不
动地作为当代大学生学规。

岳麓书院不仅是一座以教书育人为
己任的学府，也是可以让思想自由碰撞
的场所。走过写有“实事求是”的匾额，
书院讲堂正中设有高一米左右的长方形
讲坛，这是古代老师授课的地方。屏风
前摆放着两把鸡翅木交椅，是为纪念朱
熹和张栻两位理学大师同堂会讲。

南宋乾道三年（1167 年），张栻主持
岳麓书院，朱熹自福建崇安千里迢迢到
此交流。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有所不同，
经常在台上激辩，台下四方学子云集。
他们不止探究理学，还对国事抒发忧患
之心。

岳麓书院党委副书记马华华表示，

“朱张会讲”展现出岳麓书院海纳百川、
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口口相传的还有
这样一个场景：一日清晨，朱张两人登临
岳麓山顶，只见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朱熹
惊呼：“赫曦，赫曦！”为此，张栻专门在两
人观看日出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赫曦台。

此后，作为理学大兴象征的赫曦台，
成为学者的神往之地。台内屏风上，著
名思想家王阳明就留下了“隔江岳麓悬
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
霭，振衣直上赫曦台”的诗句。

尽管明代后期禁止自由讲学，禁毁
书院事件亦时有发生，但岳麓书院的师
生仍能在困顿中求索圣贤之道，在艰苦

中承续学术之思，为何？
在讲台两侧的一副66字长联里，我

们似乎寻找到了答案。这副长联由清乾
隆时期岳麓书院山长旷敏本所撰，是悬
挂在岳麓书院的 36 副对联里最长的一
副：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
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
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
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
定有攸归。”

讲解员告诉我们，当年的赫曦台高
踞岳麓山顶。也许正是登得高望得远，

当看到衡山的云、湘江的水，人的眼界开
阔了，对灵魂的叩问更深了，通透旷达的
处世哲学、沉郁厚重的家国情怀，才得以
浓缩在这 66 字里，而读懂这 66 字，人生
也便有了目标和追求。

古往今来，以岳麓书院为核心的湖
湘学派，不讲求“一心只读圣贤书”，而
注重将个人道德修养和经邦治国事业
结 合 起 来 。“ 一 群 湖 南 人 ，半 部 近 代
史”。从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到清
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从叱咤
历史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左宗棠，到渴
望变法图强的唐才常和谭嗣同，再到革
命先辈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一
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从岳麓
书院走出湖南，改变中国的面貌。

如今的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二级
学院，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
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
后的完整人才培养格局，一方面从传统
书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资源，另一方
面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适应时代
需求。

窸窸窣窣的雨声里，岳麓书院正门
仍有许多人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
牌匾合影。这 8 个字，是这座湖湘文化
殿堂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直到游客散
尽，崇圣祠仍灯火通明。讲解员告诉我
们，或许是学生们还没下课。

穿越历史烟云，几经损毁和重建的
岳麓书院，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江，兼容并
蓄着自由的思想，激励一代代莘莘学子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续写着“惟楚有
材”的图景，创造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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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轻时曾寓居岳麓书院。 本报记者 彭鹏 摄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长江口二号古沉船试掘现场。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


